
論西曲歌“細鱗”的柔性品格 病癖與呉歌的差異

孟 修 祥

 内容摘要:“西曲歌”是南朝時期與江南“，昊歌”学名的荊楚民歌。形式新穎，曲調娩媚，清新自

然，情思纏綿，多爲男女離別、相思及相悦之情，亦有髄現節俗生活的女性歓快之情。女性是西曲

歌中的海角，地軸中間既有農婦、商人婦，弾弓官吏的妻妾、家妓、歌女、舞女，既有懸愛吟的少

女，也有無婚的女子，這些作品以反映地絹的思想情感與生活遭際為主要内容，但総不出一個“情”

字。充分髄現出荊楚文學適齢“尚情”的審美軽輩。西曲與，昊歌内比較，同様爲“情”，二者甚有差異。

從身扮上里，昊歌大都是上層墨黒的女子，西曲筆的女子大多南平民。從情調上看，昊劇中的女子

纏綿多情，性格温柔，風情萬種;西曲難中的女子，勇敢果断，性格堅強，自然質撲。平然，從好

情的主要特貼膠嚢、昊歌印西曲首邑影響，有筆墨多的共同貼，相同的語用辞彙及表達方式，有時

使人難似匠分。、軍歌西曲馬艦風貌比較一致，帯封是“尚情”的美學特鮎漁是相同的。

  茶壷字: 西曲 、昊歌 尚情 荊楚文化

  文學作品的髄裁総是決定県官慮有的内腿，中國南朝西曲歌作為“曲”自然也規定了宣磨有的

確涌。王昆吾先生曽將“謡”和“曲”作過厘別説明:“一旦作為作品題目，‘謡'和‘曲'就有了雨重用

磨?一方面，代表歌謡和蔭子;男一方面，代表歌的風格早歌曲的風格。……野畑分析一下各種題

作‘謡'或‘曲'的作品，便能鞍現以‘謡'為中押，往往文學質浬、風格撲拙、格調古拗，題材富於批

判精神;而以曲為半者，往往音節和事振回，情調纏綿，多窩男女相思及相悦，富南方歌辞風格。

這就表明:命題適中，有文銀飯考慮，而不僅母音樂的考慮。(D”西幽翠是古代中國南方民歌中具

有代表性的一種，以王昆吾先生之論，自然是音節和譜振娩，情調纏綿，多爲男女相思及相可，《甲

府詩集》牧町西曲歌34曲，絶大多数都是情歌，富有南方歌辞風格，這正禮現出荊楚文學藝術“尚

情”的審美特鮎。

  荊楚民歌的“尚情”之風源遠流長，早在《詩》之《周南》、《早筆》與《楚欝・九歌》酒中的

《湘君》、《湘夫人》、《山鬼》等作，就鮮明地呈現出江漢之問民歌手與文人椚的尚情之風。西曲歌

纏承了“二南”與《楚辞・九歌》中《湘君》、《湘夫人》、《山鬼》等作關於爲男女情思的審美品格

將其好窩得情味蓋然，動人心緒。但由於前人慣以儒家禮樂教化観評読這一類的作品，常常視其為

“哀淫靡幽幽辮”，煤浴s樂府詩集》巻六十一引《宋書・樂志》云:“自墨蹟江山，下蔭晴、唐徳澤

浸微，風化不競去聖途遠，繁音日滋。艶曲興干南朝，胡音生於北俗。哀淫靡曼之辟，迭作並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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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隅忘反，以至陵夷。原字所由，蓋不能制雅樂以相攣，大抵多溺干鄭、衛，由是新馬熾而雅音康

 。”其實，當我無封這些作品梢加薄味，不等感受到那個時代商業社會、市井生活濃厚的生活氣息，

同時也深刻地細味到下層人民勝様的愛情生活，以及與結合農村勢動、馬鐸民俗単離來三原愛情的

開朗明快草筆調。

  首回，西曲歌最善於爲男女離別之情:

《石城樂》:布子百弊幅，環界隈江津。執手蔓涙落，何時見歓還？

《莫愁樂》:聞六下揚州，相等楚山頭。単手抱三相，江輝輝不流。

這裏罫爲情人離別的場景，表斗出一種依依惜別的深情，感人至深。

  《那西洋》雨首回是鶏男女別離時的情歌，以封唱的形式出現，町有情味:

離歓下揚州，相送江津湾。願得簡櫓折，交郎到頭還。

半折當早手，櫓折當更安。各自是官人，那得到頭還。

女子以真摯的情思表達出真情的願望●男子的封答，則又有一種，身不由己的遺憾和悲哀。

  再煤浴sイ千客樂》爲商人鰹商外出，男女離別之情:

郎作十裏行，儂作九裏送。抜儂頭上銀，與郎資路用。

有信数寄書，無信心黒革。莫作声早早，一揖無消息。

這位女子可謂一往情，不僅十裏相送，還把自己頭上的金銀用作男人鰹商之資，但是自古商人重利

輕別離女子心底自然不免杜漏“一眠無消息”的据憂，將女性的心理活動真弓地描籍出來，令人心

緒感動。唐芋李白彷西幹回《江夏行》云:“憶昔嬌小雨，春心亦自持。為吉嫁夫婿，得免長相思。

誰知嫁商質，令人谷口愁苦。自從為夫妻，何曽在郷土。去年下揚州，相送黄鶴櫻。眼看帆去遠，心

逐江水流。只吉期一半，誰為暦三秋。使妾腸欲断，恨旧情悠悠。東家西舎同時議，北去南來不適

月。未知行李游何方，作個音際際断絶。適來往南浦，欲問西江船。正見當塘女，紅赦二八年。一

種為人妻，猫自多悲棲。封鏡便垂涙，逢人只欲哺。不煤礼j薄児，旦暮長追随。悔作商人婦，青春

長別離。三界正好同罪樂，車争罫引奇怪知。”在《イ古客樂》的基礎上爲得更加細鳳，將商人婦的心

理活動描照準更加真切。

  骨導中國地域遼闊，離別之後，由於山水的阻隔，交通的不便，音信堅雪甚為難難，常常帯來

男女的相思與愁苦，從中形成原類作品以“悲怨”為主調，《制辞・九歌・塔司命》説:“悲華華今生

別離”，江滝《別賦》亦云:“賠然錆魂者，惟別而己 ”，西曲歌中也有此類感動人心之作，煤浴s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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陽樂》即是。《古今樂録》読:“宋南平穆王(劉礫)為豫州所作也。”《樂府》作古詞，謂其歌辞“野

曝傷別望婦之思”:

可憐八公山，証票陽。別後莫相忘1

辮家遠行去。空攣縮，明知歳月駿。

籠冑取涼風，車群琴。一歎複一驚。

夜相思，台風來。人樂黒猫悲1

丈夫辮家遠行，久而不飼，錐弾素琴以慰相思，但相思母野之不去纏綿之縄，纏裏著猫虜思婦之心，

以至有“一事複一戸”的哀歎與“人樂我猫悲”的相思與悲傷。

  梁武帝《蘇陽粗銅蹄》則與《壽土曜》的爲磨酪T異，既窟了離別的愁苦，也爲相思的悲傷，更

宥最終相聚的幻像，從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喜劇故事:

岸頭判人去，

草樹非一香，

龍馬紫中脳

閨中女下求浴B含情不能吉，送別沽羅衣。

花葉百種色。重語故情人，知二心相憶。

翠既白玉羅。照耀蔓閾下，知是華華兄。

第一首為閨中少婦與情人的離別，第二首則爲地賀春隣裏的相思，第三首又爲地與情人的相聚，由

相別到相思、相聚，最後給人以喜劇故事的結局。錐然現實生活中更多的是失望的結局，但作者寧

三相信從相別学相思，最終有相聚的想像譲相思的女人陶酔干這種想像之中，也不譲相思的女人

失望和悲傷。《三洲歌》更多一些想像的成扮:

送歓板橋轡，

風流酒酔停，

湘東榔醒酒，

相待三山頭。巡見千幅帆，

三山隠行舟。願作比目魚，

野州龍頭蟷。玉樽金碧眼，

知是逐風流。

越階千里遊。

與郎隻杯行。

《古今樂録》云:“《三洲歌》者，商客数游巴陵三江口往還，因共作此歌。”生意場上的商人総是“利”

字在先，生活中的男華華愛台辞逢十時戯，並不十分在乎女人椚的纏綿之情，但《三洲歌》中的這

位多情女子結“歓”板橋轡，宜到“三山隠行舟”，“歓”的船帆都看不見了，傍心有不甘，以想像化作

比目魚而随“歓”千里遊，想像到斜壁、三州“玉樽金鎮碗，與郎蔓杯行”的浪漫温情，完全打破了

鐘燥《詩品・紹論》所謂“離別托詩以怨”的野情模式，離別反倒成為暢想未來恩愛甜美生活的契

求浴B

  其次，爲農村青年男女的愛情生活，清新自然而又含蓄眠目，錐然這類作品不多，但在西詠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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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谷口十分顯眼，煤浴s抜蒲》二首:

藤蔓街紫茸，長葉複從風。目撃同舟去，抜蒲五湖中。

朝幽愁蘭渚，書息桑楡下。郎君同日蒲，寛日不成把。

荊楚寒地於端午節為三韓邪避害，有楽菖蒲的習俗，副祥窩一封正虜在熱懸中青年男女同勢抜菖蒲，

為了傾吐懸情，結果是“與君同抜蒲，寛日不成把”，清新含蓄，情趣盤然。與《詩鰹・周南・巻耳》

中“采采巻耳，不盈頃筐。嵯我懐人，置彼周行”的詩句相比較，錐然《巻耳》以思念征夫的婦女

的口吻塁上，此庭卸是一封青年男女陶酔在美好的愛情生活之中，但都是因情誤工，一個“不盈頃

筐”，一個“寛日不成把”，隔代之詩，卸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唐代張枯彷《抜蒲》作《抜蒲歌》:“抜蒲

江，領郎鏡湖邊。聡警在何庭，莫 新?雷氏B抜得無心蒲，問郎看好無。”透過女子据心男子男有新

的吸引目標，要県下元男子羊一事自己:“抜得無心蒲，問郎選好無。”確三男有一番情趣。

  《采桑度》一日《采桑》。描給采桑女與情人一起采桑的情事，質撲自然，無複離飾，也没有《樂

府詩集》中《階上桑》與《秋胡行》曲折故事所表現的道徳主題，谷口郷味濃郁。《唐書・樂志》日:

“《采桑》因三洲曲而生，……梁黒作。”《古今樂録》日:“《采桑度》薔舞十六人，梁八人，即非梁時

作 。”無論夢解為梁代鞍作，一磨頼m是西県歌中少有的幾首描給農村男女之問自然之情的情歌:

冶游采桑女，壷有芳春色。姿容慮春媚，粉黛不加飾。

春月采桑時，林下與歓呼。養鷹飼鮮肉，那得一半嬬。

采桑中陽月，緑葉離礁翻。墓條上掛表，牽壊単層裾。

美麗的日韓女童心上人一起去白塗，粉黛不施，一煤藍ｽ常，“墓壁上国表，牽壊紫羅裾”，也窩得極

其自然。還有《作麺鯨》以農村常見粗卑鯨読事:

慧春不鷹老，書夜常業鯨。何事微躯掲，纏綿自有時。

素縁非常質，屈折成綺羅。敢辮三木予勢，但恐花色多。

以透写的纏綿、花色，妙合隻關，表斗出一個女子憂心男子為知多“花色”所誘惑，正合羽民歌風

味。《作腰鯨》與《采桑度》中的女主人公的表現，煤浴g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雛飾”，保存了民歌本

真的風味。不無遺憾的是，由於荊、嚢、郵、郡濃厚的城市商業生活，吸引了販運途中的商人、佑

客、遊子，從而沖淡了農村田園生活色彩，以致舞人個忽略了封這類農村情歌的捜集“所謂南朝民

間樂府，梢具有郷村意味者，惟上数曲而己。(2)”

  其三，通過描爲特別的節俗，表現女性歓快之情的也別具風味。煤浴s江陵樂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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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復鰯礎人，提地紙欲穿。盆隊士深黒，鰯二項羅裾。

不識出場戯，提場生青草。試作雨三回，提場方就好。

陽春二三月，相望薄百草。其人駐歩弓，章草当言好。

暫出後園看，見花多一子。烏副腎隻飛，儂歓遡源在。

詩中描給出古代江陵的踏歌習俗，踏地為節，和歌剣舞，是一種以自娯聖主的群髄舞躇。《古今樂

録》日:“《江陵樂》，菖舞十六人，梁八人。”《通典》日:“江陵，古荊州之域，春秋時楚之郵地，秦

置旧郡，各為重州，東各、宋、齊以為重鎮。梁元帝都之有紀南城，楚渚宮在焉。”江陵自古有陽春

二三月婦女丑寅出門踏青的習俗，這四首詩就是表現婦女椚踏青時，邊歌邊舞的熱闇場面與歓快心

情的，婦女三月開脚歩，壷情歓樂，以至於“賜壊鋒斜照”，歌舞的熱闊場面也引起了“逢人駐足看，

揚聲皆言好”的讃賞，但在詩的結尾虜爲到這位女子在歌舞的熱岡過後，自己還没有煤莱G鳥那様成

隻成封，塁壁免脚下一種失落之感，用筆真實生動。

  江陵踏歌興起於重代，鞍展干南朝，興敗干壁代，劉磐屋《踏歌行四首》封江陵的踏歌習俗呑

屋生動的描給:“春江月出大軍平，堤上女郎連挟行。唱壷新詞看不見，紅霞影樹齢嶋鳴。”“桃膜柳

草好三塁，燈下赦成月下歌。為是嚢王故宮地，至今猶自細腰多。”“新詞年取遍蝋腺，振袖苦髪風

露前。月落烏暗雲雨散游童陪上将花釦。”“日暮江頭聞竹枝，軍人行樂下人悲。自從雪裏唱新曲，

宜至三春花壷時。”與《江畔樂》相較，劉禺錫旧注重爆早春江月出，墨堤女郎連綿踏歌的場糧嚢胃

癌故地的地方特色，而没半在意西曲《江都樂》所重在“烏鳥撃銀葉，遺嘱今何在”的幹回色彩。

  紅塵，最能反映西曲歌尚情特鮎的還是那些極細描給雨情相馬，男歓博愛之情。煤浴s軽侮》，草

名《丹陽五珠歌》:

陽春二三月，草冷水同色。道逢游冶郎，恨不離相識。

旧歓四五年，国情將懊悩。既得無人庭，青身與幽草。

將歓期三更，合冥歓煤莱ｽ。走馬繋蒼鷹，飛雪赴郎期。

這車首民用早漏當時明白曉暢的民間歌曲，但発想時代的望遠，有倭詞句尚不易明白，於是薫源非

先生有一個説明:“實情猶吉委實，將歓，猶言與歓。合冥，猶言合昏，謂天己全黒。冥與瞑通。按

《讃曲》歌雲‘合冥首罪來，向曉開門去。'則‘合冥亦當時常言。(3)”從《孟珠》中所引四首詩中我

椚不難感受享有情人曝露情感的宜白，第一首爲女子為俊男所吸引，從而澄明了美貌、英俊是産生

情愛的第一要素，正煤洛纔ﾒ章荘《思軽輩》所謂“春日遊，杏花吹滞頭。陪上誰家年少，足風流。妾

擬將身嫁與，一生休。終被無情棄不能差。”第二首表白得更大謄，將四五年積累的情思化作“原

得無人盧，回身與郎抱”意念;第三首有了實現約會的最終結果，於是乗著傍晩而“走馬放蒼鷹，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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鰻丼郎期”。從愛慕鼠壁的産生，到想像親熱的表書，再長病會的最終實現，自然打目，水溝渠成，

作者向置旧叙述的弓是一個完整的愛情故事。

  西曲歌的形式特貼，是艦制小巧，大多門五言四句，語言清新自然，正煤浴s大子夜歌》所説“慷

慨吐清音，明轄出天然”，“不知歌謡妙，聲勢出口心”。清妙的民歌随口唱來，不假雛飾，無需倣作，

便將内心上階耐風纏綿的情感真切地表現出來。平中最具有代表性是當敷打情長詩《西洲曲》:

  憶梅下西洲，折梅寄江北。軍杉杏子紅，蔓髪鴉雛色。西洲在何慮？雨漿橋頭渡。日暮伯勢飛，

風吹烏臼樹。樹下即門前，門中露翠釦。開門郎不至，出門采紅??。採灘南塘秋，?莱ﾔ過人頭。低

頭山蛭:子，?落q清煤乱?B置?莱�ﾅ中，親心徹底紅。憶郎郎不霊，仰首望狸汁。鴻飛浦西洲，望郎

上十重。櫻高望不見，壷日欄粁頭。欄粁十二曲，垂手明煤雷ﾊ。捲早天自高，海水揺空緑。海水夢

悠悠，即詠我慢愁。南風知我意，吹夢到西洲。

這市民歌可能鰹過文人的加工潤色，内容是爲一個青年女子的相思之情，中間穿括著不同季節的景物

攣化和女主人公的活動、服飾及儀容的貼染描給，一層深過一層地展示人物内心的情思，將那種無

棚田相思表現得極朝講風纏綿而又委娩含蓄。全詩題“?浴h隻關“憐”，以“鯨”蔓關“思”居睡的同音

字，出題使得語言更加活澱，而且在表情達意上騰更加含蓄委娩。句式上四句一早舞，又運用了連

珠格的修辮磨濫�｢形成了回環娩轄的旋律，這種特殊的聲韻写実，形成似断似績的審美致果，這

同詩中績績相生的情景結合在一起，聲情揺曳，鯨味無窮。所以陳四望《采母堂古詩選》読:“《西

翠曲》揺曳輕，六朝細腰之最巫者。初号劉希夷、張若虚七言古詩皆從白鞘，剛情之絶唱也。”四徳

潜読此詩:“績績相生，一週接專，揺曳無窮，情味愈出。”又云:“跨坐旬数首，損籏而成樂府中

厚生一群。初縁張本虚、劉工期七言古鞍飛軒此。(4)”配賦詩是西曲歌中藝術成就最高最具有代表

性的一篇，以至於封唐詩産生了深遠影響。

  西曲歌爲情的手磨卵ｽ様，内涌豊富，鷹特別稲道的是其中《莫愁樂》描絡了一位真實歴史人物

  莫愁女。《艶書・樂志》云:“《莫愁樂》者，出於石城樂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，善歌謡，石城樂

和聖運壬午愁聲，剥取此歌。”《古今樂録》亦云:“《国劇樂》亦雲州樂，薄舞十六人，梁八人。”《樂

府解題》亦特別上段辮謹:“古歌亦有莫愁，洛陽女，一側不同。”《莫愁樂》雨首為:

莫愁在何虞，莫愁石城西。艇子打雨漿，催送莫愁來。

聞歓下揚州，相送楚山頭。探手抱通用，江水車不流。

《地理通暁》載:“郵州平城三面塘基皆天造，正西絶壁，下翼漢江，石城之名本此。”擦民間塁砦莫

愁女姓盧，名莫愁，生活干革嚢王時代，善歌舞，先聞名於民間，後入楚王宮中，地歴壷磨難，最

終又首途了民間。《容齋随筆》読:“莫愁者，但州石城人，今四獣莫愁村壼工一議貌好事小蔭爲寄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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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。”莫軍士的許多傳説故事，也從西楚傳播到東，昊。在鐘祥，則留下歯莫愁村、莫愁湖、相盛渡等

名勝古跡。癖人王氏望《輿地紀勝》読:“莫愁村，在漢江之西，地多桃花，春恨花落，流水皆香。”

關於莫愁的変人故事流傳甚廣，望薄歴史人物莫純血笹生射出，但作為西曲《趣意樂》雨戸自然質

撲地描籍了一位民間多情女子的形象，作品論蔵着筆於細節刻劃，而進言垂泣女的生活之地，與逢

瀬近距離的親切感受，吉莫泣女與郎子相別時的情態，地彷佛就在我椚的眼前，煤乱ｴ水芙蓉，親切

無人。由於莫愁女形象的深遠影響，以致於在郭中之地貧民間有“家家迎直面，人人説莫愁，莫震

源一字，恰恰印心頭”之説，後世關於莫愁女的詩賦歌賦累多，民間傳説不断，而西曲《莫愁樂》則

是其中最為感人最具情味的作品。

  西曲調中，情思纏綿門主角総是女性，姥椚中間既有農婦、商人婦，也有官吏的妻妾，還有家

妓、歌女、舞女，既有懸愛中的少女，也有失婚的女子，這些作品以反映地椚的思想情感與生活遭

際為主要内容，但総不出一個“情”字。

  西曲里田歌相比較毒舌同様爲“情”，二者甚有差異。從身扮上看，昊歌大都是上層社會的女

子。煤浴s子夜四時歌・春歌》中叢雨首:“珠光肇国苑，丹銅漿羅星。那能睡中繍，猫山懐春情。”

“早莱_媚殊景，芳画題林花。佳人歩皇運，縄帯編網龍。”《千夜歌》中的“詮議煤覧~進，息差未直前。

宝珠議艶歌，屈指弄巨星。”住在豪華的青林香閨之中，或繍花、或散歩、或弾琴，西曲中幅有這動

的描爲。西曲中的女子大多難平民。最典型的煤浴s安東平》:

漢漢烈烈，北風為雪。船道不通，歩道断縄，

昊中細布，闊幅長度。我有一端，與郎作袴。

微壷錐輕，拙手所作。余有三丈，為郎別暦。

制為輕巾，以奉故人。不持市単，與皇帝塵。

東平弾車，複感人情，季世相知，當解配賦。

這位勤倫持家的女子用呉中細布為郎作袴。剰下重三丈，打算為郎作條並巾為郎吹乱o。從“拙手所

作”，可知女子親尊親為，這様善女子画塾適中是我不出的。，昊曲中盤然痴者煤浴s讃曲歌》“打殺長鳴

難，弾去烏餌鳥，願三連冥不着曙，一年都一曉”之類的激烈之詞，但更多的是“綺帳待謡情”、“腹

中陰憶汝”、“慎起爆儂?浴h、“嫉心醸成許”之類的、昊寿齢語，断熱的血書皇女人的萬種風情，煤浴s子

組歌》:“宿昔不杭頭，鯨議被雨肩。娩伸郎膝上，何塵不可憐。”“氣清明月朗，夜與総湯嬉。詠歌妙

意曲，儂亦吐芳詞。”諸面魂類的大量描爲，表明情調上中西曲的差別所在。因此，從情調上皇，呉

歌中的女子纏綿多情，性格温柔，風情萬種;西曲学的女子，勇敢果断，性格堅強，自然質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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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意三千三，西塞陪中央。結瘤相碁否，不計道裏長。(《嚢陽樂》)

風流不流動，三山緩行舟。願作比目魚，随歓千里遊。(《三洲歌》)

聞歓下揚州，相隣京津湾;言口筒槽折，交郎到頭還。(《那百里》)

望歓四五年，實情調懊悩;願得無人虜，回身與郎抱。(《三珠》)

送三乗蔭子，不作遭風慮。髄室榔旗振，願倒下流去。(《楊叛兄》)

廉恥百蝕幅，環環在江津;漕手隻涙落，何時見歓還。(《石城樂》)

這些歌詞最好胸臆、爽快淋滴，不受禮磨蘭�ｩ，情感表達自由而充分。国恩話絶非千金小里或貴族

婦女朝所言説。含有煤藍£ﾊ下層婦女重過有煤絡汪｣脆果決之詞。所以早大傑先生早出:“呉歌艶麗而

柔弱，西曲浪漫而熱烈，其内熟案同為男女親史的描爲，其作風卸有不同的情調。(5)”

  産生、三厩與西知的差異性，原因有多種。

  騒音，與北方人口的大量南遷關係甚大。永嘉之乱造霧中原爆人的大量南遷，掠《宋書》巻

三十五志第二十五《州郡》記載:“自夷狭乱華，司、翼、雍、涼、各、並、克、豫、幽、平中州一

時乳離，遣民南渡，並心置牧司，非薔土地。”大規模的“遣民選渡”，形成荊、揚二州人口激増，《宋

書・何尚之傳》所謂“荊、揚州，戸口半天下。”必然産生南北地域文化的融合，西曲毒中雑有中原

曲調，從而宜接影響其審美情調也就成了根自然的現象。

  其其，與當時南北封峙的政治形勢關係営為重要，建業乃南朝國都，帝王、貴族集中之地，而

荊、郵、奨、郵遠離中央，與北方民間在商貿方面的交流比較多，加上襲副本是南朝漢人和北方胡

人手直相接，人口雑居激励。人文環境自然也受到北方文化的影響要多於建業，因子西曲壷中的女

子勇敢果断，性格堅強，自然質撲的一面接近北方準歌，譲受其影響引過關係。

  當然，從好情的主要特鮎而側道歌與西曲互為影響(6)，有著更多的共同鮎，同為水郷澤國的

自然環境，相同的語用仁道及表達方式，有時使人難壁野分。楚與昊的連係在歴史上総是“呉楚”聯

稲，不僅地縁上“昊頭楚尾”相聯，尊卑薬量和、常語都曽被看作同一種方言，陸磨雷g《切韻》説:“，聖

壇則飛雪輕淺，燕趙則多傷重濁。”陸徳明《鰹典陰文》説:“方吉差別，固自不同。河北江南，単為

矩異，或失在浮淺，或滞於況濁。”這裏的“河北”指“燕趙”，“江南”指“呉，楚”，可見呉楚語言文化的

同源性。正因為初此，二者鰹常混生，煤浴C昊歌中的《黄竹子歌》:“江切回竹子，堪作女児箱。一船

使雨漿，得娘還故郷。”本為《江陵女歌》:“雨從天上落水從橋下流。拾得娘裾帯，同心結雨頭。”

《樂府詩集》画引唐鍬李康成的話説:“《黄竹子歌》《江陵女歌》，皆今時昊歌也。”《樂府詩集》飽照

昊歌三首，描述干葉操的軍隊在濃口皇孫劉聯軍打敗，“夏口”卸是西曲的地厘。階杜台卿《玉燭寳

典》巻五引西曲《蔓行構》，巻五、巻六白西曲《月節折楊柳歌》，巻十引西曲《江陵樂》，均把官椚

喚作昊歌。因此可見，昊歌謡何年艦風貌比較一致，遥遥是“登臨”能美學特貼則是相同的。

一58一



  注軽:

  (1)王昆吾《晴唐五代燕樂雑言歌辮研究》，第335頁，中華書局1996年版。

  (2)薫源非《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》，第234頁，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。

  (3)薫源非《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》，第236頁，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。

  (4)沈徳潜《古詩源》三十二。這根容易使人想起假託大辞賦家司馬相煤濫V妻卓文君所爲的一首

詩:“一別之後，雨地相懸，只説是三四月，又難知五六年。七弦琴無心弾，八行書無可傳，九連環

從中折断，十裏長亭望眼欲穿。百思想，千繋念，萬般無奈把郎怨。萬語千言説不完，百無耳卯頼十

依欄，重九登高望孤雁，八月中秋月圓人不圓。七月半焼香乗燭問天，六月伏天人人揺扇我心寒

五月石榴煤莱ﾎ偏遇陣陣冷雨澆花端，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封鏡心意乱。急勿勿，三月桃花随水轄;瓢

零零，二月風箏線兄断。臆1郎冴郎，巴不得下一世弥為女來我作男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

萬。”雨首詩在傳達女主人公的“情思”上有異曲同工之妙，但《西洲曲》古撲自然，乃南朝蟻溝本

色，假託卓代之作，巧用数位，帯有濃厚的元曲風味，同窟男女“情思”，則異代情味各異。

  (5)劉大耳《中華文學鞍旧史》上冊第十一章，第32頁，上海古画出版社1982年版。

  (6)當代著名歌劇《洪湖赤衛隊》中的《月兄轡轡照九州》從内容上遠承南朝昊歌而來。掠近人

謬茎孫刊印的《京本通俗国印・品玉梅團圓》記載，其中有一首昊歌:“月越轡轡照九州，諸家歓

樂幾家愁。幾家夫婦同軸帳，幾家瓢蕩在他州。”這領民歌在南宋初年廣射流傳，反映靖康之膳所造

成人民流離単果的現實。這早着歌華南宋趙彦衛《雲麓漫抄》中也有記載。楊萬里也有一具縫暴虐

船夫的彷作:“月子轡轡照九州，幾家隷黒棚家愁。愁殺人來關月映，得休休虞且休休。”明代葉盛

《海東日記》也有相同的野歌1“月子轡轡照九州，幾家国樂野薄愁。幾家夫婦同誌樟，多少叢書在

外頭。”《洪湖赤衛隊》的創作者無論有意或無意，借《月報轡轡照九州》這首古老的呉歌形式，内

容上司掲示貧富中立為主題，為歌劇増加了深刻三社會現實的確涌與濃厚的沿路色彩。

(長江大學文學堰雷ｳ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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